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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冰戀書櫃》







「原來死亡就是這樣，遠遠地看著自己的屍體，逃不走也觸摸不了，魂飛魄散前注定要滯留在它身邊。」



叔叔把我放在副駕駛座，繫上安全帶。我的頭沉沉地垂在胸前，長髮遮住臉，像熟睡一樣。



一路開出城，碰到塞車或者等紅燈，他都伸過手來，撫摸我的雙乳，或者探到下面，扣弄濕露露的蜜穴。



以致於開到野外的荒山時，他下面早已經撐了半日的帳篷。



我被抱到車前蓋上，兩腿幽幽地晃蕩在車頭，私處一覽無疑。



他扯下褲鏈，昂立的分身一挺，長驅直入。



發燙的引擎溫暖著我，讓他以為身下的還是一具鮮活的肉體。



叔叔仍舊最愛我堅挺的椒乳，一邊用牙撕咬著兩粒櫻桃似的蓓蕾，一邊叫囂著把熱辣的精液深深射到子宮內。



無論他做什麼，我都安靜地望著天，只在他大力抽動時，兩乳在寒風中也瑟瑟顫抖著，一副楚楚可憐相。



「妍妍果然是最乖的孩子」，激情平復後，叔叔輕輕摩梭我的身體說。



等我和他的愛車一起變冷，他嘆息一聲，再次抱起我走向背後的山路。



在崎嶇的山道上走了約莫一刻，叔叔撩起前面的一從雜草，山壁上顯露出一個不小的洞窟來。



洞中不像外面那麼冷，卻也七曲八彎，寒風習習。



他把我放在裡面的地面上，凝視半晌，轉身走開。



這裡好黑啊，我的屍體開始慢慢僵硬，褪變得沒有半絲血色。瞳孔也漸漸混沌起來，霧濛濛的一片，更顯得無辜和茫然。



看著此時的自己，憤睜著眼，微張著嘴，手腳大字型地攤開，劈直的大腿根部，粉色的肉穴半張半合……



雖然氣息全無，但渾身每個細節彷彿都在吶喊著倆個字——操我！



沒想到，17歲，死後的自己竟會如此淫蕩勾人，但又嗟歎在這陰冷的山洞裡，雖不慢慢腐爛，卻也很快會變成一具乾屍。



就在我長吁短歎了2 天後的一晚，叔叔提著燈再次出現在山洞內。兩日不見，他憔悴很多，大衣上沾著片片雪花，外面一定很冷。



見我一動不動仍舊躺在那裡，叔叔眼裡閃爍出灼灼的火花。



他脫下大衣，把我小心翼翼地抱到上面，再一層層脫掉自己的衣服散落四周。



看這架勢，這會是場很漫長的歡愛。



他用自己的身體把我緊緊暖住，過了屍僵期，我已非常柔軟，偎倚在他懷裡像只乖巧的貓咪。



他咬我的唇，企圖在上面看到些許血色，又用臉頰蹭我的雙乳（我毫不介意他一臉未剃的鬍渣）這份歡愉不禁讓他大聲呻吟起來。然後是無止境的漫長抽插…………



我在下面什麼都不用做，卻依然可以把他推上一浪又一浪的慾望巔峰。



咚、咚幾聲，因為叔叔過大幅度的動作，我的頭撞上了洞壁。



他本能地用掌心護住我的頭頂，但很快醒悟到，這份徒勞，我不用在擔心任何疼痛了。



我早在他給的最後痛苦中，撒手歸天。好像有熱熱的液體滴到我臉上，滑進眼裡。



但他下身沒有半分減力，相反，戳進抽出、左右擰動、砸夯似地衝刺…………



玩盡一切花樣。要是個活人，早已被操得死去活來，但我柔順得像團棉花，任由他扭成各種姿勢，滿足著叔叔種種不同的慾望。



隨著洞內一聲暴喊，我從叔叔身上重重得跌下。



一股濁白的精液噴射到我倆乳間，一注，又一注……



被射了四五次後，我身上已經淋漓一片，那些濃稠乳白的液體從乳溝間淌下，在肚臍裡聚集，再溢出，滑進三角區的陰毛裡。



叔叔把手指插進陰戶裡搗弄了一翻，抽出時，拉出亮亮長長的絲絲黏液。



他把它塗在我的雙唇上，亮晶晶的，我的小嘴立刻生動起來。



這個誘惑，又讓他發動起第二輪攻勢。等他精疲力盡地癱倒時，外面已經泛白，日光折射進洞裡。



他努力了幾次，才艱難地從我身上爬起。把大衣留給了我，叔叔一步三回頭地戀戀而去。



我仰面躺在地上，一腿伸直，一腿蜷曲，柔密的陰毛被灘灘精液粘成一縷一縷的。



大小陰唇翻捲著，還往外吐著濃精，緩緩地沿淌到後股溝裡，很快在黑色的大衣上留下很大的一灘印漬。



兩手蓋在乳房上，乳尖從指縫間露出。臉扭在一旁，唇邊溢出一團濁精，像口濃痰掛在嘴角上……



我就以這個姿勢，等待著叔叔下次的臨幸。只過了一日，卻沒想到先等來了不速之客。



倆個徒步旅行者，應該是對情侶。他們發現了這個山洞，進來避風。



女人看到我，尖叫著要報警。那個男的也看著我，眼光閃閃，和叔叔看我時一個模樣。



他的女伴發現了異樣，謾罵痛哭歇斯底里得跑出去，他看了我一眼，還是追出去了。



我想：好吧，可以結束了。



我要被發現了，然後被解剖，被焚燒……塵歸塵土歸土，終於徹底解脫。



但不一會兒，男子又回來了。



山洞裡洋溢著急促的喘息。他慢慢朝我走來，喘息也越來越劇烈了。



他還真是年輕，20出頭吧。沒有叔叔那樣的成熟風韻，但充滿了男孩應有的活力。可他也沒有抵擋住這具17歲幼嫩的屍體。



男孩撫摸著我的軀幹，溫暖乾燥的大手細細品味著冰涼光滑的肌膚。



拿開我的手，他用兩指夾住我的乳珠，來回揉搓著，帶著欣喜和羞卻身體微微發著抖。



不過一會，竟然先洩了。但他很快振作起來，三下五除二剝光了自己，開始粗魯地對待起我來。



山洞裡的喘息在四壁迴盪著，年輕人做得那麼投入，以至壓根沒發現身後襲來的危險……



洞裡多了一個人，自詡為主人的一個。



叔叔一定是暴怒的，他進洞第一眼看見的，盡然是我倆腿晃蕩在別人的背上。



他最愛的乳房被揉捏得忽圓忽扁，櫻桃似的乳頭被嚼碎了，歪掛在一旁。



而他前一日才擁有過的蜜戶，此時正迎合著另外一根肉棒……



一聲怒吼下，倆個男人扭打在一起。



論體力男孩有更好的優勢，但論殺人，沒人比得過叔叔的技巧。



只聽「喀」得一聲，周圍安靜下來……



男孩癱軟在地上，頭不可思議地歪在一邊，一柱擎天的陽具，向上跳動了兩下，終於沒能射出體內的積蓄，最終疲軟萎縮下來，垂掛在胯間。



叔叔心疼地抱起我往外走，終於來到他車前。



我彎著膝蓋乖乖趴著，小巧的臀部高高翹起。



叔叔為我擦淨恥間的一片狼籍，他恨不得要把那男孩殘留在我體內的一切，統統掏乾淨。



隨後，他掰開我的臀，看見粉紅色的菊花仍舊乾淨無染，於是滿意地微微一笑，用手指輕輕捅開花芯，感受光滑腸道下的包裹。



在裡面留戀了一小會再抽出，菊花綻開一個肉色小孔，又慢慢收攏。



叔叔扶起膨脹得發紫的陰莖，哧得一聲再次捅了進去。



後庭迅速得被撐開，鬆弛的括約肌讓叔叔順利得一進到底，但腸道比陰道細窄多了，我幼嫩的直腸在死後第一次接受了男人的抽插，在精液潤滑的咕唧聲裡，叔叔臉上浮起滿足的神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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